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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輕聲溯源

周一民*

輕聲是漢語普通話的重要特徵，它是語音現象，也是詞彙現象和語法現象。我們對

北京話的兩大特點輕聲和兒化都作過深入考察，發現其中還有著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縱觀漢語各方言的語音，廣東粵方言有p、t、k全套入聲韻尾，而無所謂輕聲；北京話具

有發達的輕聲而入聲則已經消失殆盡。這種共時的差異正是漢語歷時演變的結果。正如

多數北京人或北方人對入聲毫無語感一樣，廣東人或某些南方人對輕聲也是一頭霧水，

而且輕聲還不像兒化有“兒”作標記，難於識別辨認，本人曾在香港和珠海教現代漢語

和普通話多年，深知輕聲是南方人學習普通話的一大難點，學習掌握相當不易。本文運

用逆推的方法，對於輕聲產生的來源以及發育過程作一番追溯，以加深對於輕聲的理論

認識，進一步揭示漢語演化的千古之謎。

現存文獻中最古老的輕聲詞應是漢代史書中，如《史記•大宛列傳》所記錄的西域

外來詞，羅常培先生在《語言與文化》（1950）一書中提到這些外來詞，包括“葡萄、

苜蓿、琉璃（璧琉璃）、獅子”等1，這些來自西域的詞源于古代印歐語的伊朗（波

斯）語或阿勒泰語，印歐語或阿勒泰語沒有聲調，單詞有輕重音、長短母音這些特徵，

這些借詞進入漢語的同時也輸入了輕聲的發音，特別是雙音節詞的重輕格式。這對漢語

的影響和衝擊是相當大的。漢代以後也正是漢語雙音節詞開始大量滋生的時期，古漢語

單音節詞所具有的精細語音區別特徵就顯得過於繁冗，輕聲作為一種新生的變調形式存

在之後，入聲的簡化和歸併在北方漢語中便必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我們在談到漢語輕聲發音的時候總免不了要提到入聲，入聲是中古漢語的四聲之

一，它是聲調，也是帶有塞音韻尾的韻母。現代粵方言完整地保留了入聲p、t、k三種

韻尾，是中古漢語入聲的活化石。這使我們得以通過粵方言獲得古漢語入聲讀音的第一

手材料。正是由於韻母帶有塞音韻尾的緣故，古人描述的入聲發音特點是“入聲短促急

收藏”（明釋真空《玉鑰匙歌》）。當我們對比今日北京話輕聲和廣東話入聲發音的時

候，會發現二者在短促這一點上確實非常相像。通過實驗語音學的研究，我們知道漢語

輕聲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時長短，由於時長短，在聽感上便覺得較輕，而且輕聲的聲母輔

＊	 周一民，北京師範大學退休教授。本文曾經田小琳先生審閱並提出意見，謹致謝意。

1	 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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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常常濁化，主要母音含混、央母音化，用“又短又輕又含混”來概括北京話輕聲的發

音是準確的。當然它們的發音也有區別，這就是入聲發音雖然短促，但是卻清晰有力。

例如我們聽到香港地鐵報站名石硤尾的前兩字發音便可知曉。 

外來借詞引進輕聲發音這是外因，漢語本身原有入聲這類短促發音是內因，是變

化的依據。在魏晉南北朝以及後來的唐五代，隨著佛教的傳入，又一批輕聲外來詞進

入漢語，例如“和尚、菩薩、覺悟、閻王、喇嘛、舍利”等2。另外，北方漢語似乎原

本就存在一些附綴式方言詞，例如《方言》卷六“舒勃，展也。東齊之間凡展物謂之

舒勃。”這個“勃”據推測就是尾碼“巴”。《後漢書董卓列傳》“卓縱放兵士，突其

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這個“搜牢”就是後世的“搜羅”或“搜

嘍”3。漢語古代白話口語很少在書面文言著作中出現，直到唐五代的禪宗語錄敦煌變

文才有改觀，我們注意到有一些後字為入聲的雙音節詞發音與輕聲詞相當近似，例如

“知識、穢食、彌勒、差別、解脫、空寂、衣服”4。其中“知識、衣服”在今天也是

輕聲詞。輕聲在時長短這點上與入聲類同，這很可能直接導致入聲的磨滅和消亡。不

過，輕聲並不是一種固定的字調，它只是一種變調，即音變現象，由於它的使用靈活方

便，能產性強，很快就被構詞尾碼採納，像名詞尾碼“子、兒（兒尾）、頭”都是由實

詞虛化演變而來的，逐漸採用了輕聲的形式。我們推測最初輕聲的發音也許尚不太輕，

隨著意義的虛化和整體詞義的固化而逐漸發展成為不同於一般聲調的特殊發音。正因如

此，傳統韻書中沒有對它的描寫，古代韻書只研究字的本音，而不曾注意口語中的實際

音變。

在東漢末年和曹魏時期，烏桓、鮮卑等民族就已經進入幽州與漢民雜居，西晉後北

方的匈奴、鮮卑、羯、氐、羌也曾在北方建立政權。西元936年，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

州給契丹，自此北方大片國土置於遼（契丹）金（女真）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下，而後的

元蒙更統一了整個中國，並把疆域擴展到歐亞大陸。此時的北方漢語還經歷過一個“漢

兒言語”（洋涇浜漢語）的階段，這些少數民族語言多數屬於阿勒泰語，大量的阿勒

泰語成分融入漢語。在明代恢復漢族統治270多年後，滿清入關，定滿語為國語，可以

說，到滿清滅亡，滿蒙語對漢語的影響積久綿長，遺留下不少外來詞，其中就有不少輕

聲詞。例如“蘑菇、把式、阿瑪、阿哥、格格、貝勒、貝子、鵝淋（水跡）、褡褳、磨

唧、膈應、埋汰、得瑟、薩其馬”5。這些詞持續影響不斷鞏固增強了輕聲在北方漢語

中的語音地位，使得輕聲成為漢語中不容忽視的一種語音形式和語言現象。

2	 殷國光、龍國富、趙彤編著： 漢語史綱要》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頁368-369。

3	 周一民：《北京話的輕音和語法化》   北京） 《北京社會科學》，頁148。

4	 劉堅、蔣紹愚主編：  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   唐五代卷）頁33-149《神會語錄》，頁332

《茶酒論》。

5	 殷國光、龍國富、趙彤編著： 漢語史綱要》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頁37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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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聲詞中還有重要的一部分被稱為規則輕聲詞，主要包括結構助詞、動態助詞、

語氣詞、趨向補語等。它們完全是漢語自源詞，走的是實詞虛化的道路。以結構助詞

“的”為例，它來自近代漢語的“地”和“底”。例如“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

（杜甫：上水遣懷）“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劉餗：隋唐嘉

話）（張底=姓張的）6到了宋代，開始採用“的”，“的”是一個入聲字，這說明當

時的發音很可能開始向輕聲演變，而且也逐漸失去具體的詞彙意義而純表語法功能。

“地、得”也是同樣，早期近代漢語中的“動詞+得”“得”表示的是“得”的實義，

例如“死病到來，未能免得。”（廬山遠公話）而“感得海內僧尼盡總還俗回避”（韓

擒虎話本）7已經很可能是引出補語的輕聲“得”了。時態助詞“了”來自表完成義

的實詞“了”（liăo），“著”來自原先表示動作完成的“著”，它們都是由動結式

的中重格式演變為重輕格式，而重新分析成為後附的助詞的。例如唐詩：“將軍破了

單于陣，更把兵書仔細看”（沈傳師：寄大府兄侍史）8東漢佛經：“猶如花朵纏著

金柱。”（佛本行經，卷二）9其中除了“了”之外，“得、着”都是入聲字，古代

“着”一直寫作“著”，待寫成“着”，說明它已徹底變為輕聲了。語氣詞“了”，學

界簡稱“了2”，劉堅等（2018）認為也由“了”（liăo）虛化而來，宋代最終形成，這

裡不再贅述。單音節趨向補語出現是比較早的，先秦既有。唐五代開始出現複合趨向動

詞作補語，例如：“還緣知道貢明主，多少龍神送過來。”（敦煌變文集•長興四年中

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再如：“師曰：‘汝是惡人，’僧曰：‘何必!’師便打出去。”

（祖堂集，卷十一）0複合趨向補語在現代漢語中是連續兩個輕聲，這樣又開闢了“重

輕輕”新的輕聲格式。規則輕聲中還包括方位詞、判斷詞“是”、否定詞“不”以及量

詞“個”等，它們是由於句法位置處於重輕或重輕重格式造成的。

輕聲到了元代的元曲已經完全發展成熟了，輕聲詞、規則輕聲已完全齊備。顧學

頡、王學奇著《元曲釋詞》中直接注音的輕聲詞便不在少數。有些詞雖然沒有注音，但

根據當代北京話或北方方言推斷也能確定為輕聲，僅以四冊本中的第一冊為例：“醃

臢、阿馬、鏖糟、巴巴、巴結、巴臂、扒頭、把勢、把柄、㓦劃、搬弄、搬唆、搬調、

伴當、豹子、背子、逼勒、比量、攛掇、兜搭、端的、多噆、餓叉白賴、蓋抹、幹著、

敢則、扢搭地、圪剌剌、勾頭、姑姑、孤答、骨朵、骨殖、摑打、關子、聒噪”。-由

6	 劉堅、江藍生、白維國、曹廣順：  近代漢語虛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166。

7	 劉堅、蔣紹愚主編：  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唐五代卷）頁251《廬山遠公話》，頁287

《韓擒虎話本》。

8	 劉堅、江藍生、白維國、曹廣順：  近代漢語虛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166。

9	 劉堅、江藍生、白維國、曹廣順：  近代漢語虛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113。

0	 殷國光、龍國富、趙彤編著：  漢語史綱要》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頁248。

-	 顧學頡、王學奇：  元曲釋詞•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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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元末明初人口經歷大的遷移變化，元大都話與今北京話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但這些

詞彙在周邊也有分佈，特別是北方方言中，對北京話還是有很大影響的，也會回流和復

活，上面的輕聲詞大多數今北京話也有。

當輕聲固定為一種形式手段，其又短又輕又含混的發音，也會對語義造成影響，

語義的虛化、泛化、語法化成為常態。在北京話裡，一些老資格的常用詞，後位語素表

示類別的常讀輕聲，例如“菜、瓜”：“白菜、韭菜、西瓜、黃瓜”，類尾碼，例如

“性、人”：“德性、快性、大人、媒人”。我們曾論證過語言的“音輕義虛”原則，

=輕聲不僅是漢語重要的造詞法，更是漢語語法化的重要手段。它逐漸成為詞綴和虛詞

的語法形式，在漢語語法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談輕聲我們為什麼總要提到入聲呢？因為漢語的歷史上原本就有短音，可以說入

聲發音是輕聲的基礎，正是由於同為短音的輕聲出現，所以導致了入聲的萎縮和消失。

在輕聲發育成長之際，入聲字也逐漸變化，先是丟失塞音韻尾，變成喉塞音，然後是舒

聲化，派入平上去三聲。可以說，北方漢語的入聲發音最後甚至與輕聲趨同。白滌洲在

《北音入聲演變考》（1931）中說：“入聲在現代北音中是一種什麼情形……據我所知

道，大抵讀書音都念作去聲，甚至於還故意念得短一點，企圖能合於所謂入聲。”q我

們通過對北京話輕聲詞的考察，發現後字是古代入聲字的詞相當多，例如：“喇叭、頭

髮、明白、吆喝、肋脦、叉劈、親戚、冒失、瓷實、認識、茶食、熟悉、骨殖、出息、

針腳、巴結、央及、鼠蔑、畜孽、烙鐵、骨血、蘿蔔、辱沒、舒服、骨碌、廢物、烏

禿、捭劃、憋屈、下作、喜鵲、忙活”，w這抑或不是巧合，而是輕聲與古代入聲發音

近似、相互轉換的實證。現代漢語中也存在“輕聲讀去”的現象，一旦有需要強調加重

時，輕聲可以變讀去聲。

到了明代，北京話已經基本定型，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對輕聲有了明確的

描述：“名詞詞綴‘子tzǔ ‘兒êrh ，名詞和動詞詞綴‘的ti ，還有訛變為la和lo的‘了

liao  ，也用於動詞之後，不過更經常地用在句子末尾，當它們作為非重讀後接成分

（enclitic）跟其他詞語發生關係時，聲調就不屬於四聲中的任何一種”。e這應是古代

對輕聲音變最早的描寫。以廣東話粵語的入聲和北京話輕聲為兩端，細緻考察處於中間

地帶的過渡方言，即既有入聲，也有輕聲的“階梯”方言，將會更清晰地勾勒出漢語的

歷時演變的進程，我們期待著。

=	 周一民：《京味兒語言文化概說》（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7），頁59。

q	 殷國光、龍國富、趙彤編著：  漢語史綱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123。

w	 周一民：《關於漢語輕聲來源於入聲的考察》  玉林師範學院學報》    2021）第2期，頁72-75。

e	 威妥瑪著，張衛東譯： 語言自邇集：19世紀中期的北京話》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327。


